
记者 郭晓莹

不久前，画家程亚杰将其创作的

一批代表作捐赠给天津美术馆，并进

行了展览。此前他还曾在母校实验中

学设立了“程亚杰实验艺术馆”。程亚

杰1958年生于北京，在天津长大、求

学，自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出国深

造。他的作品具有写实的功底、印象

派的色彩以及超现实的意境，他表示：

“希望能以艺术创作诠释东方美学，滋

养更多热爱艺术的心灵。”

中学参加美术小组

随名家王麦秆学画

如果不是当了画家，程亚杰或许
会成为一名摄影师。小时候家里有
一间暗房，如同一个神奇的魔法世
界，深深吸引着他。他跟着长辈学会
了摄影和照片冲洗，每个步骤都做得
一丝不苟，对光影和构图的敏锐感，
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萌芽。
“我的爱好太广泛了，打篮球、滑

冰、练游泳、玩乐器、临字帖、背唐诗，
甚至我还练过杂技，那些高难度的动
作让我觉得是对自己意志的挑战和
突破。”程亚杰说。

天津是程亚杰艺术梦想的起
点。他回忆当年，市中心高大宏伟的
西洋建筑、博物馆的艺术藏品、老城
里宅门大院上的砖雕、民间艺人的街
头表演，都成了滋养他艺术灵性的源
泉。而真正引领他走上艺术道路的，
是在平山道中学（现为实验中学）上
学时，班主任路玉兰老师的启发——
引领他参加了美术兴趣小组。

在美术兴趣小组，苏传瀛老师耐
心细致地讲解、示范，从素描的线条勾
勒到色彩的调配运用，为程亚杰打开
了艺术的大门，让他爱上了绘画，越
来越痴迷，最终确立了人生理想——
成为画家。母亲找到杨柳青画社的
步万芳老师，对程亚杰进行更专业的

绘画指导。这些老师让程亚杰终生难
忘：“能遇到他们是我的幸运，他们改
变了我的命运。”

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天津工艺美
术学校，却发现同班同学人人“神通广
大”——素描功底扎实、色彩运用娴
熟，一幅幅精彩的画作让他赞叹不已，
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差距。“这时我才
知道什么叫‘山外青山楼外楼’，什么
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感觉自己
从云端跌入了深渊。”程亚杰回忆。

母亲带他去拜访天津美术学院
的著名画家王麦秆教授。此后很长
一段时间，程亚杰白天在学校上课，
晚上到王麦秆教授家里学画，每天都
要画几个小时，量变成质变，他的绘
画水平突飞猛进。

远赴欧洲学习艺术

突破自我找到方向

程亚杰人生目标的确定，也受到
了伯父程文的影响。“伯父曾在哈尔
滨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
习，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
编辑室工作，参与翻译过《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他对乐器、书法都很精
通，在音乐与笔墨间展现出的才情令

我敬佩，我觉得他的人生特别精彩，也
希望自己能和他一样。”在伯父的激励
下，上世纪80年代，程亚杰踏上了赴
莫斯科留学的道路。
他看到了许多世界级美术大师的

画作。“我第一次看到现实主义画家谢
洛夫的写生作品时，那细腻的笔触、生
动的色彩、对人物情感的精准捕捉，让
我叹为观止，激动得泪流满面，感觉自
己太渺小了。”他仿佛能感受到画家创
作时的心境，感受到艺术跨越时空的
强大力量。

随后，程亚杰又到奥地利求学。
维也纳美术艺术学院（今维也纳应用
艺术大学）的沃尔夫冈·胡特教授看
到他的画作，脸上流露出惊讶与赞
赏：“这样充满幻想的作品是你画的
吗？如果是你画的，我就破格录取
你，不需要考试，但前提是，你必须在
教室亲笔画给我看，你敢不敢？”程亚
杰既紧张又兴奋，他知道这是难得的
机会，于是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投
入创作，将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感都
融到画笔中。直到最终看到录取通
知书，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西方的艺术院校要求学生具有
扎实的基本功和造型能力，但更注重
开发学生潜意识中的个性思维，引导
学生去创造。“这是我艺术生涯最艰难
的时期，也是我形成艺术观念的最关
键的一步。幻想写实画派，看起来简
单，做起来好难。胡特教授要求我画
自己心里想的，而不是大家眼中都能
看到的，但他也强调技法和基本功，
绝不允许学生脱离技法去盲目地创
新。这些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指引，
让我没有走偏。”程亚杰感慨地说。

如同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小船，

最终还是找到了方向。他思考作品的
情感与主题，精心设计细节，从构图到
色彩，从线条到质感，反反复复地推敲，
创作完成了画作《我的宝贝》。这幅作
品入选艺术大赛，获得了胡特教授及美
术界的认可。

简洁有力的艺术语言

唤醒观者对美的向往

后来，程亚杰来到新加坡，在这个
多元文化相融并存的国度，重新感受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街头具有
中国元素的建筑、中国传统节日的庆
典，让我仿佛回到故土，慢慢改变了自
己西方化的艺术思考方式，回归东方审
美，回到‘原点’，逐渐找到了属于我的
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他创作了一系列
作品，运用西方写实绘画的细腻笔触，
融入东方艺术注重神韵的表现手法，进
一步丰富了艺术创作的主题。

程亚杰也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艺术
家。有一次，他接到一位画廊老板的求
助电话——某藏家在拍卖行购得一幅
画作，换画框时，工人不小心割破了画
布。拍卖行表示无法修复，藏家心疼不
已。画廊老板知道程亚杰在维也纳学
过颜色制作修复，便向他求助。

程亚杰没有犹豫，让老板把画送
来。他小心翼翼地将受损的画作放在
工作台上，仔细观察，琢磨修复方案。
接下来一点点调配颜色，手持画笔，耐
心修复着画作破损的“伤口”。当藏家
看到完好如初的画作时，心情特别激
动，拿出重金致谢。程亚杰婉拒，他说：
“能拯救这幅艺术杰作，是我的幸运。”

在艺术理念上，多年创作、思考，程
亚杰形成了独到的艺术理念——希望

通过作品传递情感，用简洁有力的艺术
语言，引导读者跨越文化隔阂，进入“梦
幻世界”。他说：“高超的绘画技巧是基
础，但艺术需超越技巧，抵达精神世界。
艺术无国界，无论观众来自哪个国家，拥
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可以通过艺术
作品，感受到其中的情感与思想。”

他以自己的画作《童年的梦》举例：
画面描绘出童年的场景，色彩鲜艳，富有
张力，反映出更深刻的内涵，希望唤醒观
者的童年回忆，继而引发人们对纯真、梦
想和美好的向往。

程亚杰也通过艺术圆了自己“童年
的梦”。2015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
回到天津，在母校实验中学设立了“程亚
杰实验艺术馆”，助力母校加强美育教
育。“我想把自己的艺术经验和作品分享
给同学们，为母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
是我的心愿。”同年，他在天津美术馆举
办“心灵的交换”个展，并捐赠了画作。
“回到家乡办展览，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
怀抱，心里全是温暖与感动。”他说。

捐赠行为包含了怎样的期待？程亚
杰回答：“吴冠中大师曾说过，藏家收藏
他的作品，是对他艺术成果的认可。但
他总觉得，这些作品都被个人收藏，不能
与公众见面，是很遗憾的事。假如有可
能，他更愿意把作品捐给美术馆，让作品
直接与美术爱好者交流，与大众交流。
大师的话深深打动了我，让我知道了自
己该做什么。”

在程亚杰看来，画家的艺术生命在
于不断地探索，也在于与公众分享。“艺
术具有强大的力量，不仅可以丰富人们
的精神世界，还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
交流与理解，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所以，艺术创作更应该面向普通人，
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画家程亚杰向天津美术馆捐赠画作

以艺术圆童年的梦

讲述

秦海璐 话剧《四世同堂》演了十五年
记者 张洁

不久前，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凭借

在话剧《四世同堂》中对“大赤包”这一角色的

出色诠释，获得了我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荣

誉——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也是她继中国话

剧金狮奖后，再次凭借该角色获得殊荣。

秦海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话剧《四世同

堂》走过了十五个春秋，演了上百场。在这漫

长的岁月里，她始终认认真真地坚守在舞台

上，这部话剧已成为她戏剧生命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穿“胖袄”演大赤包

琢磨北京话的奥妙

多年以前，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话剧《红玫
瑰与白玫瑰》赴香港演出。演出结束后，演职
人员到街头大排档吃夜宵，导演田沁鑫向秦海
璐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在即将排演的话剧《四
世同堂》中出演贤淑端庄的韵梅。然而秦海璐
却提出，想挑战性格更为复杂的大赤包一角。
“我很小的时候，看最早一版《四世同堂》

电视剧，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婉芬老师饰演的大
赤包。她的一颦一笑都令人‘厌恶’，她的眼
睛、眉毛都带着戏，完全融入这个角色之中。
后来我觉得，如果能在舞台上演大赤包，应该
也挺好的。”秦海璐说。

她清楚，以自己的年龄和外形条件，都不
可能在影视剧中饰演这一角色，但话剧舞台给
了她挑战的机会。“因为电影和电视剧更贴近
真实，大赤包就得是霸道、刁蛮、凶恶的样子，
胖胖的，就得50多岁，可能没办法通过塑造，去
完成这个人物。而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恰恰
在于其超乎现实的假定性。在戏剧舞台上，我
可以演一棵树、一只猫，也可以演50多岁的胖
女人，可以女扮男装。”

这个反面角色太厚重、太鲜活了，作为演
员，秦海璐无比期盼能演绎这样的角色。她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更通过剧院集体的创作，把
大赤包的魂儿立在舞台上。

田沁鑫导演是地道的北京人，她渴望在老
舍戏剧中探寻京味儿文化，渴望在话剧舞台
上，塑造北平（今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平民百姓
群像，以此投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面对苦难
的坚守与抗争，诠释民族精神。

尽管导演认为秦海璐是“奔放的红玫瑰”，
而大赤包这名“霸道泼妇”与秦海璐反差极大，
但她却深知演员的艺术追求——希望能不断
突破自我，尝试全新的创造。她满足了秦海璐
的请求。

首轮排演第一天，秦海璐带着特制的“胖

袄”到场。这件特制的服装，让她穿上后体重
像有90公斤，瞬间改变了形体状态。她观察生
活中肥胖者的走路姿态，在腿上绑了5公斤重
的沙袋，体验那种感觉。她说：“脚落地时我发
现，胖人走路和瘦人走路脚的形态是不一样
的，腿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绑上沙袋走路就
会有负重感，才能明白身体的哪个部位是跟着
负重在震颤的。”

她希望自己塑造的大赤包能贴近原著，而
不是丢掉原著。她说：“一部文学名著，一定有
它成为惊世之作的特征，有它的优秀、卓越。
有人说，塑造角色时要打破原有的经典，对此
我持保留意见。我们的文化讲的是传承，但凡
被留下来的东西，一定有它留下来的理由。我
更愿意在演绎经典角色时更贴近原著，自身条
件不够可以想办法。”

在当时，国家话剧院从未尝试过纯正北京
味儿的戏。三十多个演员，要在台上还原老北
京的烟火气，北京话，是摆在演员面前的一大
挑战。不是简单卷个舌音就行，而是要捕捉那
种胡同里的腔调、街坊俚语的韵律、多音字的
奥妙。秦海璐说：“我们排练时总爱开玩笑，
‘这会儿是街坊唠嗑儿，下一秒就得切换成茶
馆吆喝的劲儿’。”更难的是，这种自如不是日
常聊天的松弛，而是要在舞台上把“生活的温
度”精准地传递给台下观众。

北京话难坏了演员们。剧院从北京人艺
请来李滨老师，这位老艺术家在舞台上演了一
辈子戏。秦海璐说：“李滨老师和我们演员讲，
这段词北京人会怎么说，私底下会怎么说，在
20米距离的时候该怎么说，桌对桌、门对门、院
对院、胡同对胡同，说话时发音、使劲儿都是不
一样的。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但我们也确实
都挺晕的。”李滨老师在排练的几个月里和演
员们同吃同练，谁的重音不对，谁的气口儿不
对，谁的尾音儿不对，她都会给予指导。2024
年，李滨老师去世，享年94岁。

在舞台上提心吊胆

正是戏剧魅力所在

对于秦海璐来说，除北京话之外，她还得
找到大赤包说话时那种与众不同的特殊的劲
头儿——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傲慢无礼、冷酷
无情，都要逐一地诠释。在《红玫瑰与白玫瑰》
中，秦海璐的声音娇媚撩人，但大赤包这个角
色需要的是粗哑嗓音。她说：“为了呼应《四世
同堂》，我们剧院四代演员同时在舞台上出
现。上一代的老师对我说，你能不能试一下烟
酒嗓。我试了一下，一句半句可以，但大段独
白时特别难。”

为了演好大赤包，秦海璐采用了一种近乎
自虐的方法——苦练烟酒嗓直到声带充血、撕
裂。“我一直用烟酒嗓大声地练气力，用气冲破
声带，让它产生共振。只有自己哑了，才能摸
索到哑的时候声音从哪里来、气从哪里走。”两
次因声带问题就医，但她依然坚持：“只要能贴
近老舍先生创造的人物，把这个人物演好、演
活，我愿意用笨办法、下笨功夫。”

那时，秦海璐、辛柏青、黄磊，还有“小羊圈
的主要演员们”，在导演田沁鑫的带领下，来到
老舍先生故居——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
同19号院。老舍先生的后人和演员们一起在

小院里喝茶、吃饭，聊老北京的故事，聊《四世
同堂》的故事。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总待在
那里，一点一点找感觉。“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挺
笨的，但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慢慢地去接
近作品、接近人物，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秦海
璐说。

提起剧本的创作，秦海璐更是感慨：“要把
近百万字的小说改写成话剧，是一个特别大的
挑战。最早这版话剧被凝练为三幕，时长四个
半小时，但因为实在太长了，演出之后，导演又
做了删减、修改，难度可想而知。”

即便是走台、对光、合成这些看似琐碎的
环节，也同样能让她乐在其中——因为可以借
此时机，在登上舞台正式表演之前，对角色再
一次进行精心的雕琢、打磨。

秦海璐对话剧表演怀有深深的热爱，对她
来说，排演《四世同堂》是一段幸福的、难忘的
经历。“十几年来，我们上上下下齐心协力，为
这部话剧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努力。而我呢，在
这个舞台上，除了出演大赤包，也尝试过其他
角色，比如胖菊子，还有韵梅，甚至女扮男装出
演了冠晓荷。”错位演出，仿佛为秦海璐打开了
一扇窗，让她看到别的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我
觉得每个人的表达方式、意图、发力点，都是不
一样的。这是影视表演没办法给到我的，真的
非常有趣，是一种享受。”
“我们都算是用功的人，一直到现在，《四

世同堂》的每一次演出，我都觉得跟上一场不
太一样，有新的体验。”十五年来，秦海璐搭过
五个“丈夫”冠晓荷，“我期盼遇到曾经最合适
的那个搭档，但也期盼一个全新的面孔出现，
在舞台上提心吊胆的感觉蛮刺激的，这就是戏
剧舞台的魅力所在。”

国家话剧院的《四世同堂》到过七十多个
城市演出，面对不同的剧场条件，他们灵活应
变，适时调整布景规模、表演方式，以适应空间
的变化。秦海璐说：“我们演过最大的剧场，台
下有1200多个座位，舞台也特别大，要在台词
节奏间冲出去十步，才能走到那个既定的位
置，这个过程也挺有意思的。有时，为了契合
较小的舞台，布景需精心缩减，这无疑给表演
带来了新的挑战。演员们原本可以跨出三步，
此刻却需要一步一演，灯光焦点的位置也限定
了表演区域，每一步都需要精准到位。”

对同事充满感恩之情

希望能一辈子演下去

多年的演艺生涯，秦海璐获奖无数。她曾
凭《白鹿原》中仙草一角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
配角奖，更因《老酒馆》里的谷三妹获得飞天奖
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电影《钢的琴》好评
如潮，成为文艺片的经典之作。尤为难得的
是，她在话剧舞台上同样成绩斐然，用一部部
作品、一个个角色证明——演技，才是演员的
底气。而当被问及表演心得时，她却说：“做演
员真的很难。”
《四世同堂》演了十五年，秦海璐每每重

演，都要调整断句、台词和气口儿。在她看来：
“大赤包的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她的悲剧在
于迷失了本心。”舞台上，她不断锤炼这个角
色，“正是这样的过程，让我逐渐将其内化为一
种感觉，一种作为演员不断吸收、成长的感

觉。我坚信，这段经历对我们每一位参与其中的
演员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财富，大家都能从中汲
取到足以受益终生的经验。”

国家话剧院演员众多，其中不乏崭露头角的
新锐力量。“院长曾与我深入交谈：咱们这部戏魅
力非凡，所到之处皆是一票难求，然而，剧院的发
展不能仅着眼于当下，培养年轻演员是至关重要
的使命。所以，就拿大赤包这个角色来说，我们还
设了B组、C组、D组，总共有四个大赤包。”秦海
璐说，她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新生力量登上《四世同
堂》的话剧舞台，在代际传承中永续舞台生命，焕
发出艺术光彩。

《四世同堂》的每次演出，对秦海璐来说
都会增加一次人生阅历。在漫长的十五年里，她
一次次被剧组的凝聚力打动着——音响、灯光、道
具、置景等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紧密配合，协同工
作，这种在舞台上凝聚而成的强大力量，真的让人
深感其珍贵与难得。

这一次，为了让秦海璐顺利参评梅花奖，国家
话剧院召集退休的老职工回来帮忙。秦海璐的内
心激动不已：“已经退休的十几位老师，回来帮我
做舞美、音效、服装。这么多年，我们大家一起到
全国各地演出，有他们在，我就安心，我对他们充
满感恩之情。”

十五年前，当秦海璐第一次穿上那件特制的
“胖袄”时，没人能预料这个角色会成为她戏剧生
涯中一道耀眼的光芒。她说：“一件事可以坚持做
十五年，无论环境、身体，还是心理、精神，对我们
每个人来说都非常不容易。戏里祁瑞宣有一句台
词，我特别喜欢，‘我们要活着，要撑下去’，这也是
《四世同堂》这部话剧值得我一直演下去的原因。
观众可以看到戏中的人生百态，感受到我们那份
最珍贵的坚持。希望将来我还能继续演这部话
剧，演不动大赤包，就演李四奶奶，一辈子‘活在小
羊圈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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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秦海璐
开场铃响起的刹那
肃穆之感油然而生

记者：您觉得话剧最吸引您的地方有

哪些？

秦海璐：对话剧演员而言，在舞台上需
要处理的关系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演员与
演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情感碰撞，还要有与
观众之间的互动。观众的反应千差万别。
有时候演着演着，突然观众笑了。我们根
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下了台还琢磨，他们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笑。每一个地区观众的
笑点、泪点都不一样，表达情绪的方式也不
一样，我觉得这也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

记者：所以您很享受舞台上的每分每

秒，愿意不辞辛苦地去一场一场地演出。

秦海璐：是的。开场铃响起的刹那，一
种肃穆之感油然而生，让我心生敬畏。我
实在难以用精准的语言去描绘自己复杂的
心情。舞台两侧，所有的演员坐在两排椅
子上，那铃声在剧场里悠悠回荡，仿若寺庙
中悠远绵长的钟声，有一种魔力，让人不由
自主地被吸引到那个特定的情境之中。

记者：《四世同堂》这部话剧演了十五

年，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秦海璐：我很感谢《四世同堂》，很有可
能我会演一辈子，贯穿我整个的戏剧生
涯。我对它有非常深的情感，可以说，大赤
包这个角色让我在表演上有了很多的认
知、很多的突破、很多的提升。

记者：随着年龄增长，您对大赤包这个

角色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

秦海璐：过往的十五年中，随着一次次
的演出，我对大赤包这个角色的理解确实
也在一层层地加深。我在20岁的时候，看
老舍先生的作品还看不懂；30岁时看得迷
迷糊糊，似懂非懂了；到了40岁，好像
看明白一点儿意思了。再过十年，
二十年，我想我对这部作品、对
这个角色又会有新的理解。

记者：演话剧，如何在即兴

探索与艺术规范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

秦海璐：一家话剧院的风
格，或者一部话剧能够作为经典
剧目保留下来，能够常演常新，一
定是需要不同的编导演、不同的场

地舞台、不同的部门人员的配合，也包括
不同的现场观众，所有这些，一起慢慢磨
合。舞台艺术没有一定之规，但一定有方
圆支撑，在一个框框里面，这一段演得好，
那一段演得有问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
素，大家都在摸索，这是件挺好的事。

记者：您曾说过“戏比天大”是自己的

职业信条，如何解读这句话？

秦海璐：表演需要天赋、悟性和经验的
积累，演员要不断丰富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认知，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这是需要我
们演员用一生去做的功课，所以对演员来
说，“戏比天大”。

记者：您是监制、导演、编剧，又是演

员，不同的身份有哪些不一样的心得体会？

秦海璐：做导演，要有全局观，方方面
面的事都要考虑周全。做演员，永远不能
停止对真实生活的观察，因为观察生活是
最简单、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未来我会继
续专注表演和创作，希望能在更多的作品
中挑战自我，尝试出演不同类型的角色，给
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感动。

（图片由秦海璐提供）

秦海璐

生于辽宁省营口市，中
国国家话剧院演员。主演电
影《钢的琴》《悬崖之上》，电视
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老酒
馆》《河山》，话剧《红玫瑰与
白玫瑰》《四世同堂》
《青蛇》等。

秦海璐在梅花奖颁奖活动现场

秦海璐在话剧《四世同堂》

中出演大赤包

程
亚
杰
早
期
绘
画
作
品


